
在月河路与胜利街附近，病友王学军正在

咨询“站立轮椅”的详细情况。

如果……现实总是残酷，

别跟我说如果。宫丽娟在 QQ

上写道。

2011 年 5 月 4 日，青年节的上

午，暖春的阳光从敞开的窗外扑洒

进来。躺在床上的宫丽娟用胳膊在

额头上支出一片阴影，笑着向记者

打了声招呼。

出门半个小时的母亲张桂琴
快步走到床边，觉察不对，马上拿

出便壶接到女儿身下，一阵窸窣。

然后，像抱着一个没有知觉的

布娃娃，张桂琴将女儿抱起来，靠

在床头，又倒好一杯水送到女儿嘴
边。

宫丽娟是个高位截瘫者，25

岁，截瘫 5 年。

即使病着，她依然爱笑，大眼

睛一笑便成了一弯新月，浓密的黑

发，身材姣好。除了略微胖点儿，坐
起来的宫丽娟看起来与普通的 25

岁姑娘无异。

5 年前的宫丽娟，随剧团在东

营一家新开业的卖场演出。化妆后

的她穿着嫩黄的上衣，白色长裤笼

着修长的双腿，青春逼人。演出就

要开始了，她和同事还站在舞台

上，对着相机摆出V 字型手势。

如今，这张照片就夹在梳妆镜

上，经历了五年时光，有些泛黄，像
不甚清晰的往事。

中午吃饭，宫丽娟用双手“捧”

着一个烧饼，咬一口，母亲喂一口

菜。说到渴了，母亲再喂一口水。

幸好还可以说话，张桂琴说，

出事后，能将女儿救活差点成了奢

望，现在恢复到胳膊可能动，已经

是老天的恩赐。

6 年前在临朐综艺剧团，宫丽

娟算是个“小全能”，歌舞、小品、吕

剧……只要演出有需要，她都能派

上用场。演《胡林抢亲》，化了个男

装后竟也是英气逼人，同事赶紧帮

忙拍下照片纪念。

正如照片上所显示的，出事前
的宫丽娟一直开朗自信。十年前站

在剧团招生老师面前，一曲《十月

是你的生日，我的祖国》让老师直

接拍板要人。

这些记忆如今被封存在 QQ

里，相册加了密，非但别人，连宫丽

娟自己都不愿意去多看一眼。

如果……现实总是残酷，别跟

我说如果。宫丽娟在QQ 上写道。

等待手术的过程中，王树

成还抱着幻想。手术结束后，医

生说“等奇迹吧。”

“晚上十点多，我们早就睡下
了，电话突然响了。”母亲张桂琴回
忆，2005 年 7 月的那个晚上，是一

家人的噩梦。

剧团乘车从东营返回潍坊，途

中与迎面而来的另一辆货车相撞。

没想到做完 CT ，活着的人

里，宫丽娟伤得最重，并随即陷入

昏迷。

从死神手里抢回一条命，之

后，宫丽娟和所有的求医者一样，

身心俱疲。在临朐做完针灸，她已

经不会哭了。

寿光人王树成也是截瘫者，胸
部以下没有知觉。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潍坊市青

年创业大赛的赛场上，一张桌子，

周围是小组的其他四个成员，他和

队友一起在模拟沙盘上演练。

王树成穿着暗红色的夹克，黑

色毛衣，很干净。从正面看去，隔着
张桌子，只看见后面高高的黑色椅

背，是和其他队员唯一不同的地方。

赛场提供的，是藤椅，王树成
坐的，是自己设计的轮椅。轮椅让

他保持着舒适的坐姿，“看起来倒

更像个老板”，陪同前来的朋友笑
着说。

2011 年 4 月 21 日上午，潍坊
银座商场停车场，朋友找人帮忙从
三轮车后把轮椅抬下来，王树成用

双手支撑着，“爬”到轮椅上。

13 年前的一天，王树成接到

了任务，对一家农宅房顶的电线
进行检修。王树成踩着梯子爬到

屋顶，手拿电笔开始工作。一阵

大风突然刮起来，将屋顶最高处
的一根烟囱吹断，急势滚落的烟

囱撞在了王树成身上，将他从屋
顶打落。

“我没有摔晕，自始至终都

是清醒的。”清醒有时也是很残
忍的事，落地的几秒钟里，王树

成就想，完了，瘫了。

被家人和朋友迅速送往医院，

等待手术的过程中，王树成还抱着
幻想。手术结束后，医生说“等奇
迹吧。”

那一刻，躺在病床上的王树
成哭成了泪人。

5 月 2 日下午，在位于寿光

市田柳镇刘家庄村的家里，王树
成拿出一个海绵做的绑腿，死死

地将双腿固定在轮椅上。“这样

双腿就会有个支撑点。”

然后，王树成启动手边的按

钮。轮椅开始自动伸缩及角度转
换，脚踏慢慢向下，椅背和扶手
逐渐升高，座椅收回。靠着轮椅
的力量，他站了起来。

腿脚突然不住地痉挛，妻子
忙蹲下来，帮他按揉双腿，好一
阵，才平静下来。这样的痉挛，

每天都有无数次。然而即使痉

挛，也还是要坚持站立。

“我掉一个工具在地上，就

像正常人把工具扔进了海里，

捞都没法捞。”这条路很难走，

而数以万计的截瘫者，却在努

力地“跋涉”下去。

“对我们残疾人来说，自食其

力不仅是生活需要，还是一种精

神需要。”宫丽娟说。

宫丽娟每天挂在网

上。手指仍不能动，

母亲拿过一块木板

放在宫丽娟腿

上，又把键盘

放 在 木 板

上。宫丽

娟 用 手

腕挪动

鼠

标 ，

然 后

把两

只手

都

按

在键盘上，用手腕的力量打字。

这是她难得的乐趣。截瘫两

年后，家里凑钱买了台电脑，宫丽

娟开始用电脑与外界联系。

“对于我们来说，想要成功，付

出的努力要超出常人十倍。”王树
成告诉记者。

他是为数不多的“成功者”之

一。设计的“站立轮椅”，帮助许多
残疾人实现了站立梦想。

“我掉一个工具在地上，就像
正常人把工具扔进了海里，捞都没

法捞。”别人很容易做到的事，对他

却无比艰难。没有经验，一切要靠

自己摸索，王树成笑说自己在“闭

门造车”。

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新开

始，2002 年，“站立式轮椅”终于研

制成功。王树成笑了，妻子刘玉兰

却哭了。

“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醒，

开始琢磨白天的制作失败在哪里。

等到早上我起床，可以帮他工作一
会儿。”刘玉兰说，然后白天一整

天，王树成都在工作。多少个日夜，

她眼看着丈夫一点点走向成功。

2009 年，很多人慕名来找王树
成做轮椅，王树成就跟几个残疾人

开始了轮椅的试生产。

2010 年，王树成正式申请了营

业执照生产新型轮椅，销售情况

良好，为了发展外地客户，王树
成还“赶时髦”注册了阿里巴巴

的会员，开始网上交易。

“自食其力”的梦想让许多
截瘫病人支撑下去。

王树成的 QQ 里，截瘫病人

有 200 多个，除了咨询轮椅方面

的问题外，大多数都会聊聊病
情，或是近况。

“大家都很不甘心，无数人

在努力。”王树成说，而努力的

成本太过高昂，多以身体的透支

为代价。

一个广州的病友，突然在网上

消失了。几个月后，内蒙古一个病

友告诉王树成，这个人太要强，每

天东跑西跑地忙事业，累死了。

王树成附近村里也曾有一个

病友，之前做木材生意，车祸导

致高位截瘫。由于家庭困窘，截

瘫后他仍每天在外面奔波--早上

上了三轮车，直到晚上才让家人

背回家--没撑过两年。

一个寿光的病友，生病后一
直开出租，两年后得了褥疮。

这条路很难走，而数以万计

的截瘫者，却在努力地“跋涉”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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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截瘫，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能说能

笑能呼吸能思考，身体却像不属于自己的一样，

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行动。

每个高位截瘫的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先是

悲痛，再是愤怒，继而无奈，最终平静。经历这

一过程后，如何“好好活下去”，终成为多数截

瘫病人面临的问题。“不给别人添麻烦”，成为

他们最大的心愿。于是，有人做轮椅、卖花、开

网店、做设计……

记者近日走近潍坊高位截瘫患者群体，探访

病痛背后挣扎与奋斗的故事。

高高位位截截瘫瘫
的的

站站立立梦梦想想

王
树成自

创轮椅

站了起

来。


